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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生

我在一所叫廣華的醫院出生，在香港。
我問媽：「辛苦嗎？」
媽雙眼一眨，說：「怎麼不辛苦！你是第一胎，懷著你十個月，已經

不容易，你又常常在肚子裡踢我。」
我問：「我很用力踢你嗎？痛嗎？」
媽說：「那倒不是，只感覺到你踢我，我『哎喲』一聲，你爸問我幹

什麼，我說是你踢我。幸好你不是在夜間踢我，或者是我感覺不到，是的
話就會吵醒你爸。」

「你就進廣華醫院生了我？」
「是啊。」
「辛苦不辛苦？」
「你說呢！第一胎，辛苦死了，痛了很久，還是沒有生下來。」
「有多久？」
「總之很多個小時，痛得快要了我的命！我對醫生說，不行了，我不行

了！」
「然後怎樣？」
媽以後都是這樣說：「醫生就是叫我吸氣，用力吸氣！我說感覺快要

不行了，但醫生就是對我說，再用點力，快可以了，快可以了！」
「然後呢？」
「然後我使盡力氣，聽醫生的話，再吸氣，吸氣……然後你就出來了！」
「呵！」我聽著咬咬牙。
爸說：「你出世之後，也沒有哭，問醫生，醫生說，那不算不正常，

先再觀察幾個月，可你仍是不哭。我和你媽都以為你是啞巴，是不會說話
的！」

「後來呢？」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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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不知怎的，你就開始說話了，也懂得哭。」爸說。
「原來這樣。」
「你妹可不同了，一出世就哇哇大哭，聲線洪亮，吵得產房上下都聽得

見！」爸說。
「是嗎？原來我和妹還有這個分別？」我笑說。
「還說呢！廣華那些護士可真兇了，那時床位不夠，要睡走廊！」
「一個床位都沒有？」
「是呀！醫院擠爆了！要睡帆布床！」
「剛生產完？」
「你不知道，醫院的姑娘有多兇，呼呼喝喝，都不知道為啥？」
「怎個兇法？」
「總之沒好臉色給你看，彷彿你有要求，就是虧欠了她們一樣，即使喊

痛，都不會理睬你。」
「怎麼可以！」
「醫院的女工更惡，問她們拿病人衣服呀，熱開水呀，毛巾呀……每件

要給五塊錢！」
「太過分了！醫院財物，居然向病人收錢？」
「這已經是小事，她們比護士還兇。別開罪她們，她們粗手粗腳的，有

意無意弄傷你，仇都沒得報！」
「真是無法無天。」
「何止，一個個像管家婆，煩都煩死了。」
「晚上睡得著嗎？」
「很吵，想睡著也難，再說，帆布床睡得腰痠背痛，又還沒有康復，真

是辛苦得……」
「不過，不是產婦都怕姑娘的，有些會恐嚇她們，說她們最好不要嫁人，

有天嫁了個老公要生產，到時就會身同感受！又說她們會比我們更辛苦更
艱難！病房裡很多產婦都這樣說！」

「她們不是頭胎生產的，更加不用怕姑娘兇！」
「護士聽了……？」
「不敢吭聲。」
我哈哈的笑，問：「過了幾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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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三五幾天，但你爸和外婆不肯讓我睡走廊，找醫院理論，最後住
四人私家房。」

「舒適多了嘛？」
「是，但拿毛巾衣服仍要給五塊。」
「那時五塊錢不是小數目，」我咋舌，「一天到晚用多少毛巾？換多少

件衣服？要付多少錢？」
「很多很多。」媽說。
「然後出院了？」
「是啊，第一胎，真是辛苦得說不出。」
「爸接你回家？你走得動嗎？」
「走不動也要走，你爸叫輛的士，拎著隨身物品幾大袋，不就回家了

嘛。」
「我呢……」
爸說：「你知道嗎？人都說，嬰孩出世是一定哇哇大哭的，不哭就不

正常。媽把你生下來，你卻不懂哭，嚇了我們一大跳！」
「是嗎？……」我有些羞愧。
「姑娘將你頭下腳上的倒轉，拍打你的屁股，你才哇的一聲哭了出

來！」
「以為我……」
「這倒沒有，媽見姑娘拍打你之後就沒事了，但你出世後，很久都沒有

張開眼睛！」
「不是吧？」我瞪大眼。
「起初真的睜不開眼，後來擠出一條線，很幼，很幼，還以為你會看不

到東西！」爸說。
媽瞪了爸一眼，說：「你還說！你爸每天放工到醫院來，就問你的眼

睛張開了沒有，張開了多少，煩死了。我說我很疲倦，我要睡覺，怎麼知
道？」

「幾天之後，你總算張開眼睛了！」
「不是，」媽說：「他每天睜開一些，再大些，幾天就正常了。」
每天睜開眼睛一些，看這個世界清楚一些？我想。
爸看了媽一眼，說：「你媽體質不好，就是瘦弱，坐月期間，我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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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廚弄兩手小菜！記得嗎？我用薑蔥米酒炒雞腿，吃得你連連咂舌頭，大
讚好味道好味道！」爸有點得意，自己豎起一隻拇指。

「我生完第一胎，不是你燒飯，難道是我？平日這些工夫不是我做的
嗎？你回來就有得吃了。我十月懷胎，辛苦到死，你煮十餐八餐，有多辛
苦了你？」

「你媽又來了。」
「別說了！」
爸似笑非笑，說：「你外婆倒也真的幫忙，為你媽找到補身方法……」
「你炒雞腿，外婆燉雞，媽天天吃雞？」我問：「抑或十全大補酒？是

很奇怪的菜式嗎？」
「不是，你外婆找到一道偏方……」
「快說呀！」
「炒白鴿糞。」爸哈哈笑了起來。
「什麼？」我難以置信。
媽皺眉說：「別再說了！難吃死了！」
「你就吃了？」我瞪大眼：「真有用嗎？」
「我怎麼知道？她一番好意，我不想逆她的意，只好順著她！」
「那味道……」我掩著鼻子。
「不是你想的那種，」媽說：「但真是很難吃。」
「外婆……」
「她在天台拾的，那時天台一大群白鴿，不夠的話，就跟飼養白鴿的人

要吧。」媽做個作嘔的樣子。
「誰叫你身子弱？你又雞又魚的，也沒足夠奶水。」爸說。
媽不作聲。
我問：「我吃奶粉？」
「對，起初在醫院裡試，試了幾種奶粉，都不對胃口，常常嘔奶，嘔得

我們不知所措，怕你不吃東西會餓壞。」爸說：「後來你試了日本S26奶粉，
一喝就開胃了！」

「可是奶粉燥熱，」媽說：「要到藥房買谷芽麥芽生薏米燈蕊花淡竹葉
開奶。」

「你嘔奶很厲害！」爸望著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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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經常嘔得我一身是奶，就算買對了奶粉也常是嘔。吃完奶忙著
掃背，又抱著他，手臂都痠了！」

「還有健康院。」爸說。
「是嗎？」我好奇問。
「醫院……醫院規定的，出世之後到健康院，檢查 BB 身體是否健康，

注射疫苗……你沒事，正正常常，可是西醫說她貧血，要打補血針！」
「你還說！你知道我懷著你有多辛苦呀！我最怕打針了，一個月好像打

幾次補血針，針扎在屁股上，真是要了我的命呀！」媽連聲說，好像仍在痛。
我不好意思的笑笑。
「你媽就是體虛血弱，但又虛不受補。」爸望了媽一眼說。
「吃得太滋補，我受不了，」媽說：「我會流鼻血的！」
「我是個頂難照顧的小孩？」我問。
「噯！難極了！」媽說：「頭幾個月，整天哭鬧，吵得心煩。」
「哭什麼？」
「餓了，要吃奶，睡不好，要人哄著，想鬧就鬧，嬰孩，就是這樣，哪

會有原因的？」媽瞄我一眼說。
「還有他常常生病。」爸說。
「那還用說？」媽說：「等你放工回來，帶他去看醫生。」
「我身體不好？」我問。
「當然不好！」爸搖搖頭，說：「你有黃疸，你四叔婆抱你去看醫生，

不知是西醫中醫，看了好幾次才好的，你也經常發燒，咳嗽……我和你媽
帶你去長沙灣看歐陽醫生。」

「兒科醫生？」
媽說：「歐陽醫生最好，其他醫生的藥沒有效，退不了燒。吃了燒得

更厲害，摸摸額頭，比熨斗還熱！你爸急忙抱著你跑到附近找醫生！」
「那天已經很晚，我見兩條街前面還有診所開門，想都不想就跑過去。

歐陽醫生年紀不大，是個中年人，很有經驗，也很鎮定，一看他就很多年
了。」爸說著呼口氣，好像剛剛跑完那兩個街口似的。

「歐陽醫生很喜歡你，」媽說：「你見到他也不哭，很聽話。他常常問
你，你最近乖嗎？但姑娘替你打針，你就無法不哭了，但也只是幾滴眼淚，
沒有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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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一想，好像是有那樣一個醫生……可記不起他的樣子了。
爸說：「說起會哭，他可不得了，足足哭了一百天！」
「不是吧！」我喊冤：「嬰孩都這個樣子的！」
「才不是！你哭得特別厲害，日間哭，夜間也哭，好像鑼鼓一樣的吵，

半夜我睡著也給你吵醒！」媽說，又指著爸：「他！只推說開工，闊佬懶理，
裝作聽不到！」

「我倒頭就睡著，真的聽不到！」爸說。
「是嗎？只有你辛苦一整天嗎？我在家照顧他不辛苦嗎？」媽一口氣

問，又說：「你還說呢？誰夜半三更不見了蹤影？」
爸側著臉不答。
「什麼事？」我問。
媽瞪了爸一眼：說「他！有一次，他收了工，不像平日那個時間回來。

你才幾個月大，萬一有事，我不知怎辦，於是打個電話給你外婆。」
「外婆怎說？」
「叫我打 999 ！」
我嚇一跳：「這麼嚴重？」
「我就打了 999 ！」
「未夠四十八個小時……」
媽指著爸說：「他收了工也不回家，一個電話都沒有。我擔心他不知

去了哪裡？發生了什麼事？」
「你去了哪兒呢？」我問爸。
爸不作聲。
「他呀！」媽說：「原來收了工和行家去打麻將！」
「哦！怪不得！」
「你說，是不是很過分？人家在家等他，他音信全無！天亮了，人影都

不見，原來是去了打麻將！害得我不知多擔心呀！」
我笑著對爸說：「爸你也是的，怎麼一個電話都沒有。」
「我以為沒關係嘛，就當我和行家去喝早茶……」
「你不可以打個電話回來，告訴我一聲嗎！」
「你怎會聽你媽說的，真要報警？……」
「我那裡想那麼多，只知道找不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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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呢？要不要銷案？」我問。
「記不起了，」媽說：「總之，他回來了！」
「以後呢？有沒有再去喝早茶，或者打麻將不打電話回家？」我笑著

問。
媽斜視爸一眼：「他還敢嗎！」
爸不搭理。
「說起來，是四叔婆替你在廣華登記的。」媽說。
「不是你們？」
「她自己自作主張！她打個電話來，說已經替我們登記了！」
「不是父母登記的嗎？身分證？」
「我怎麼知道？總之她說已經登記了！」
「不對啊，醫院產房要預約的……要做產前檢查的嘛！」
「是呀。」
「即是說，你懷了胎之後，四叔婆替我們登記，然後你就依著去做產前

檢查？」
「是。你爸根本不喜歡。」
「唏！」我拍一拍大腿：「你可以不去的呀！明愛這麼近，你和爸去登

記不就成了？」
「記不起了！也許是不想逆她意思，她始終算是你嬤嬤。」
「青山道去廣華倒不算很遠……」
「怎麼不遠，挺著肚子很辛苦的。」媽嘆口氣說。
「爸不喜歡？」
「是啊，說限時探訪太麻煩。」
「我收工有時趕不及。」爸說。
「說要私家醫院。」
「要求這麼高？你負擔得來嗎？」我望了爸一眼。
「說是寧可貴些住私家好得多，錢花了再掙回來。」
「本來想住哪一所？寶血？」
「也許吧！當時已有這所醫院了，又近。」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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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石硤尾大火，搬上七層大廈

爸媽結婚，也經過一番波折。
我問爸：「你和媽是怎樣認識的？」
爸側起臉，望向遠方，好一會才說：「是你金姑媽介紹的。」
爸沒再往下說。
「金姑媽是誰？我見過嗎？」我問媽。
「見過，金姑媽不就是姑媽了嘛。」
「這我知道，但她是誰呢？」
「你爸的疏堂姊姊。」
「即是……」
「你爸的疏堂兄弟的姊妹。」
「疏堂兄弟……」
「你阿爺兄弟的兒子，就是你爸的疏堂兄弟，女的就是疏堂姊妹。金姑

媽年紀比你爸大，輩分比你爸高，所以你叫她金姑媽。」
「她姓金，怎會……」
「夫姓。」
「你怎樣認識金姑媽的？」我問。
「她在我住的樓下開士多。」
我感到驚訝，說：「這麼恰巧！外婆那時住……」
「不就是住石硤尾邨嘛。」
「呀對！」我拍拍頭說：「想不起來！石硤尾七層大廈！」
「是呀。」
「就是說，石硤尾大火之後？」
「應該是吧，我都記不起來了。」
「那年你幾歲？」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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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想了想，「記不起……」
「五歲？六歲？」
「大約……」
「聽說那場火非常猛烈，燒遍了整個山頭。木屋區全燒光！」
「是很夜的時候，」媽說：「好像有人喊火燭呀！火燭呀！所有人都逃

命了。」
「夜半起火，天氣又寒冷，應該萬分狼狽。」
「我只記得你外公外婆帶著我們走。」
「一家幾口？」
「你外公、外婆、二姨和我。你大舅父應該還未出世。」
「有沒有燒到住的木屋？聽說濃煙是很嗆鼻的。」
「應該沒有燒到吧，聽人大喊火燭，嚇得立即逃命，沒有嗅到很濃的煙。

總之山坡上是有火光，後來應該越燒越厲害，晚上誰都看得見火光啦。」
「火燒了足足一個晚上？」
「是啊，我記得消防員有趕來救火，拿消防喉不停灌水，但火一直燒得

很旺，火光將半邊天映得通紅。天亮時，火熄滅了，木屋全都燒成了炭。」
「屋子沒有了。」
「安排七層徙置大廈住。」
「即是石硤尾邨？」
「是。」
「就是原來木屋的地方？是 H 型的大廈？」
「應該是吧！」
「啊！」我拍了拍頭：「每次上外婆家，都經過石硤尾邨的，但我不知

道你以前住在那裏。」
「對呀，我是住石硤尾邨呀。」媽說。
「我以為你住白田邨。」
「沒有。」媽搖了搖頭。
「沒有？」我稍稍疑惑：「你沒有住過白田邨？」
媽翻了翻眼：「我什麼時候住過白田邨？！」
「結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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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是你外婆搬進白田邨。」
「哦，結婚之後搬到青山道。」
「日子真難捱！」媽嘆了口氣，說：「七層臨時徙置大廈，環境差不用

說了，一家十口八口，擠在又窄又小的單位裡。幾姊妹睡同一張碌架床，
沒有廚房，沒有廁所……」

「沒有廚房？那淘米切菜……」
「走廊！放個砧板，蹲著！從公用水喉取水！那種地方，誰都是窮人，

誰都沒錢，都要自己想辦法的呀！」
「那上廁所……」
「一層樓，一個廁所。人多，大家爭著用，有時弄得很髒，很久才有人

洗，洗得也不乾淨，自己拿起水喉沖呀洗呀！」
「洗澡呢？」
「幾個姊妹湊在一起去。大白天都不安全，何況晚上，不行的！」
「互相掩護？」我笑起來。
「不就是囉！」媽瞪我一眼，說：「臨時大廈，治安衛生樣樣差。樓上

樓下，閒雜人多，任何人都可以是白撞，萬一有個色鬼衝進來，怎辦？」
我伸伸舌頭。
「你外婆不是和我們同住一個單位的。」媽說。
「怎麼多了一個單位？」我摸不著頭腦。
「一個大單位，在地下，你外婆住的，一個單位住一半，是間隔開的。

我們和一個婆婆一起住，出入要經過她家門口。」
「外婆和誰住？外公？」
「不是！」媽說：「那時你外公已經過身了。」
「和大舅父？」
媽想了想，「記不起來了。」
「兩個單位，不算太擠吧？」
「不要忘記，人是很多的！」媽說：「一家六口呀！後來加上阿祥和阿

玲的爸，他們兩個也出世了，九個！不過我已經結婚了，八個，也太多了
呀！」

「真是……」我答不上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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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忍不住苦笑一下，「想起還是會覺得辛苦……」
「外婆交租？」
「不是她是誰？」媽翻了翻白眼，說：「不過租金算是便宜，一個單位

好像十四塊錢，半個單位七塊錢，也算應付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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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六十年代工廠妹

「外婆那時做什麼工作？」我一直不知道。
「她接些衣物回家，挑挑形狀，剪剪線頭，一見我有空就叫我做！」
「平日呢？」
「我做工廠，你外婆也做。」
「做什麼？」
「縫補毛衣。」
「不是製衣？」
「不是，那時我還沒有學會用衣車。」
「呀，是的。」
「那時，工廠的管工很有人情味，」媽像很是回味似的，又說：「那個

潮州人開一家毛衣廠。我們做了一整天，還開夜班加班，三更半夜，他叫
宵夜給我們吃，叫我們買啤酒，又跟我們說笑胡扯，不知多開心！」

我聽著。
「你看，」媽翻了翻抽屜，拿出一堆黑白相片，指著一張，說：「就是

他了，其他是我的工友。」
我拿過來看。一個穿白色汗衣的中年男人，一臉隨和的笑容，站在三

個女工後面，旁邊一個胖胖的男人像是管工，也穿汗衫，望著幾個女工，
滿臉欣慰的笑容，像個慈父一般。媽坐在三個女工的最右，頭髮像燙過的
有些鬈，雙眼不大睜得開，像是太疲累了快要睡著，但望著鏡頭仍不失笑
意。工作桌上堆滿衣料和線圈，除了幹活的手工，還擺放了小食和飲料，
其他女工臉上都帶笑。

媽說：「我們幾個女工走上天台，排排站著拍照！」
我一看，「你和這幾個相熟？都是她們。」
「是的，跟她們談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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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同一家工廠？」
「我起初在這家工廠做雜工，也在很多工廠做過，後來她們也轉到別的

工廠。」
「還有聯絡嗎？」
「其實大家都住在附近。阿娥同一個屋邨，只是不同樓宇，在屋邨會見

到的。」
「誰是阿娥？」
媽指指相簿：「就是她，跟她最談得來。」
一個非常清純的少女，臉上兩個酒窩，笑容甜美，梳了一條馬尾。
我指著相片，「公園、小徑、天台……看來你倆經常一起結伴外出，

她還帶著小妹妹。」
媽笑了笑。
「她結婚了嗎？」
「應該有的，」媽想了一想：「當時她有男朋友，看上去好像有些前衛，

駕一輛電單車的。」
「不是保持聯絡嗎？」
「結婚之後少了。」
「沒有對方電話？」
「那時不是家家戶戶有電話，大家街坊住得近，見了面說個不停……我

結婚搬開了，大家也少見了。」
「你們這麼親近……」
「阿娥是很好的姊妹，我結婚時，她和幾個同事來喝喜酒。」
「你和爸結了婚，她也可以到青山道探望你啊。」
媽嘆口氣，「沒有，她也有自己的生活。」
「她住哪裡？」
「石硤尾邨。」
「也是石硤尾？一家親？」
「不同座，她和我們相隔比較遠。」
「放了工一道走。」
「有時是，但不開工我也找她閒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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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多好，但很可惜。」
「也沒怎麼可惜，」倒是媽這麼說，「總之是少見了。」
我看著相片。
媽看了看，說：「她叫劉瑞芬，我和她最相熟。」
「就是她？」我說：「你提過她，你說常和她一起的。」
「是呀，」媽笑了，說：「她也是街坊，也住在石硤尾，就在我們隔鄰。

你外婆和她母親很相熟，她好像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劉瑞芬好像是大姐
姐。」

「所有人住在同一個地方……」
媽一直往下說：「還有肥婆玉珍，你小時候在白田邨常常見到她的，

一直住在我們家隔鄰，接著是豬肉婆，我和她最談得來了，比你那個一天
到晚逼我加班的可惡外婆還要多話說……我們幾姊妹住在樓上，看著樓下
有個阿叔每天清早炸煎堆油條去賣，另一個阿叔炸豬皮蒸紅包，那個鐵鍋
很大很大……也少不了開涼茶舖的金姑媽，也有伯娘，她女兒當我和你爸
的證婚人……」

爸在抽煙看電視，聽到這裡望了媽一眼。
「所有人……」
「石硤尾那場大火，個個都是逃難出來。」
「但我沒想過……」
「我和劉瑞芬常常一起看電影，但你外婆不大喜歡她。」
「為什麼？」
「你外婆需要理由的？」媽反問。
「你也約過她喝茶？」
「有，她結婚後離了婚，後來又結婚移民到美國，生了兩個兒子，回來

探親時著她母親叫你外婆通知我。她約我到石硤尾富城酒樓，大家說說近
況，你們也有去的。」

「是呀，我記得的。你帶我們到那間酒樓，外婆推著車賣點心，見了我
們笑著拿牛肉蝦餃給我們。」

「是的。」
「我和妹不知道那個阿姨就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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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太小，說了也記不得。她回美國之後，再沒有和她聯絡了。」
我指著幾張相片，說：「你倆的頭幾乎貼在一起。」
媽看了一看，「是。」
「看那一頭鬈髮，常常一起去燙的？」
「不是，除了看電影，她很少和我逛街。她和我的一班工友不同。」
「你們一起打過工？」
「有，但她不大參加工友的活動。」
「你說常和姊妹一起去吃……」
「我們加班放工之後，」媽說：「一班工友拉隊去吃宵夜，吃魚蛋粉呀，

雲吞麵呀，我最鍾意加很多辣醬！還有豬皮蘿蔔、燒賣、魚蛋、腸粉，加
一杯凍檸檬茶……」

「真開心。」
「是呀！」媽笑得瞇起了眼，「放工食宵夜最開心！我最常和阿娥去弄

頭髮，每個月一出糧就去，洗完頭燙完髮才去開工！」
「什麼？不自己洗頭？」
「很便宜的，才一個幾毫！」
「不是……」
「平常當然是自己洗，但也很麻煩，家裡沒有自來水，要拿盆子去舀，

又要自己煲熱水，怎會每天洗頭？到了要剪頭髮，就和她一起去！」
「每天一起上班？」
「沒有，我有我，她有她。我上過她的家，她有一個妹妹，但她的母親

不大歡迎外人……我和阿娥是很談得來，但很少上門找她。」
「一起上班有沒有幾年？」
「好像沒有，」媽想了一想，「我記不起了……我還是十五六歲時，在

幾家工廠做過，總之有工就去做。」
「那時你……成年了嗎……」
「還沒有。」媽也笑了。
「不會查得很緊吧……」
「才不是！」媽瞪大眼，說：「有人會來查舖，廠裡的人大叫要走鬼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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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個正著嗎？」
「沒有，我們從後門走！廠裡的人很有辦法的！」
「工廠要大量人手……」
「是呀，像我們這樣的女工。」
「我是說，童工是不能說，但大家都做的事嗎……」
「是呀。」
「但你的真實年紀？」
「我出來工作時是十五歲……還沒成年！」
「那怎樣找……」
「一個鄰居，一個女孩子，她說把身分證借給我。她十六歲，成年，借

給我到工廠登記。」
「樣子不同……」
「工廠的人不會理，總之是胡混過去！」媽笑說。
「要賺個錢真不易。」
「我賺的每分錢都交給你外婆，但問她拿錢可真難了，除了零錢，吃飯

搭車之外，想買條裙，她問長問短，還說我帶飯吃，在工廠打工，穿什麼
裙子！」

「不把錢全給她呢？」
「我聽話呀，」媽仍然憤憤的，「她甚至特地到我的工廠打工，監視著

我！」
「不用照顧阿姨和舅父？」
「那時已經長大不少。」
「之前呢？」
「在街市賣菜。」
「外公呢？」
「你外公造鞋。你外公很棒的，用一雙手，把鞋一隻一隻的造出來。」
「原來外公是鞋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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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男輕女的外婆

「你外公很早過身了，」媽說，「他在生時，我也很少見到他。你外婆
向來不提他在什麼地方上班。」

「一天到晚在鞋廠工作。」
「他生了我們五兄弟姊妹……你五姨還沒生下來，他就過身了。他是個

脾氣很好的人，對我們很好的，從不責罵子女，不像你外婆！他對著你外
婆也不大出聲。」

「外公在生時造鞋，他過身後，外婆在市場賣菜？」
「不是，環境不好，生活擔子很大，早去幹活賺錢了。」
我聽著。
「家裡沒錢，我小學四年級，你外婆說，不夠錢交學費，我沒再上學了。」
「是不是外公……」
「他過身之後吧。」
「你這就去打工了？不會呀，你只得十歲左右……」
「我還在上學時，照顧你幾個阿姨和舅父，替他們洗澡、洗頭、刷牙，

一個一個輪著來……今天他們都長大了，會記得我服侍過他們？」
「你一個人？」
「是呀！」
「二姨三姨……」
「你外婆只叫我做！凡是家務，燒水、燒飯、燒菜，通通由我一手包

辦！」
「弟妹開始長大，可以幫忙。」
「就是沒有！你外婆只會欺壓我！我不知多辛苦，從早到晚，沒得停一

停！」
「因為你是長女？」
「長女就好欺負嗎？」媽大聲說：「為什麼不叫他們做？他們也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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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也會做但很少！」
「外婆為什麼……」
「你外婆欺善怕惡的，」媽甩甩手說：「你二姨很反叛，不聽你外婆話，

人又很兇，你外婆說一句她頂兩句。你大舅父？你外婆把所有兒子當是寶
貝，怎會捨得叫他大少爺做家務？你三姨四姨年紀還小，但大了也不大肯
做，有大家姐在，她們只會繞起雙手！」

「阿姨們有唸書嗎？」
「我不大記得，應該有的。你大舅父一定有，」媽語帶不屑，「你外婆

是守舊頭腦，非常重男輕女，你兩個舅父會沒書讀？」
「你說，大舅父是少爺仔。」
「他？他還是小學生，上學，下大雨，水浸街道，你外婆不知多緊張，

叫我帶弟弟回家，怕他浸濕了嘛，又雨衣又水鞋替他穿，是我揹他回家
的……現在？不理睬人了，不知道你是誰了，還會來探望我這個大姐？」

「舅父在哪裡唸書？是很遠嗎？」
「他在福榮街官立小學唸書，平常也要帶他上學放學，也不近的。中學

他在英華書院唸書，當然是自己上學啦。」
「我們搬進來不久，他和嫦姐有來探我們。」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爸插嘴說：「華仔是來借腳架用，我借給他，但他用完，從來沒有還

給我！」
我想了一想，「他是來過，但我不知道他沒還給你。」
「他打電話來，問我是不是有相機腳架，我說有。他說他想借來用，可

能他見過我和你媽拍照，想和阿嫦拍拖時拍照吧。」
「無事不登三寶殿。」媽說。
這我記得。華舅父打電話來，爸接聽了，在談話中間，我和妹知道華

舅父和嫦姐會來探望我們，開心得跳了起來。一對情侶過兩天來了。我們
在樓下走上一道彎曲的樓梯，上了小平台拍照。爸身型已發胖了好幾年，
穿著淺色條紋襯衫和深啡色褲子，坐著正面望向鏡頭。華舅父身型瘦削，
襯衫西褲，頭髮看上去長了少許，斯斯文文的模樣，側身回頭笑著。妹穿
著紅白色連身小裙子，非常漂亮，天真而無憂無慮的笑著。我也穿著淺色
襯衫和褲子，一邊玩一邊伸手指著她，臉上神情非常促狹……嫦姐穿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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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子，拍了兩張，溫柔的笑著對我說：「文仔欺負阿妹！」原來我正在捉
弄妹妹呢。完了舅父和我們到文具店看玩具，我揀了一副齊全的警察裝備，
有手槍、警棍、手銬、電筒、記事冊……舅父見了說：「文仔將來長大了
想當警察？」同時拿過玩具放回去，又把一套比較小型的警察玩具給我。
我說謝謝舅父……我們也到屋邨酒樓門口的小樓梯拍照。爸走下幾級樓梯，
蹲下來叫我們笑啦笑啦。舅父嫦姐挽著手在我和妹背後笑得燦爛，看上去
像是我和妹的父母，背景是酒樓的長形側窗……妹穿著紅白色裙子，本來
和我並排站在我左邊，在爸拍照前的一刻，身子傾過來靠近我肩膀……我
穿一件啡色的毛衣外套，是先前拍照脫了下來，還是有誰替我拿著？爸就
這樣蹲著按了快門。爸穿的衣服不看照片也記得……

但沒有媽，不知是不是看著家門。除了自己一家四口的照片，親戚來
也難得拍照，不是缺少了爸就缺少了媽。

「華仔也抱過你帶你逛街的，回外婆家時對我說，你的兒子真好發問問
題，不是問街燈為什麼會亮，就是問車子為什麼會動，總之見一樣問一樣，
問得他不知怎樣回答，只有說回家後才告訴你。你說，你是不是每事問？」

「有這樣的事？」我忍不住笑，「那華舅父小時候愛做什麼？」
「大舅父不大說話，但喜歡踢足球，放學丟下書包就去，吃晚飯也未回

來。你外婆叫我們幾個姊妹跑到山坡上的球場，請少爺回來吃飯！說家裡
開飯他還捨不得走！我們等了又等，差不多天黑了才肯回家！」

我哈哈笑說：「大小舅父都喜歡踢足球。」
「是呀！兩兄弟很合拍。」
大舅父和嫦姐好像還來過一次，兩人當時還沒有結婚。翻翻相簿，我

和妹拍的照穿的衣服不同，人也長大了些。我記得嫦姐還說，要上樓梯到
有幾個攀架的平台拍照，就是我捉弄妹的地方。我和妹站在滑梯後拍照，
仍是孩童模樣，只是稍稍長大了些……那次之後沒有再來了。

看過相片，爸經過種了樹木的高身花槽時抱著我，把我放在他肩膀上，
爸穿著啡色西裝上衣，臉背著看不見，只有一頭濃密的頭髮。我在半空張
開了嘴巴笑著，像是有些不好意思，因為我一邊倒後時，華舅父一邊看著，
還替我拍下了這張照片，嫦姐在旁邊如一朵花般笑著。

媽還在說：「他會來探望我這個姊姊嗎？不會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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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樓下閂水喉！」

我問：「你沒唸書之後，就在家照顧弟妹？」
「不是我還有誰？你外公整天在外面工作，你外婆在街市賣菜，我有時

也要去幫忙叫賣的，晚上照顧你的姨舅……她還接些衣物來，要我剪毛頭
和挑線頭！即使我到工廠上班了，她也照接，半夜也沒得睡呀！」

「你也到外婆的菜檔幫手？」
「是呀，幫手賣菜。」
「外婆的菜檔是自己的，還是她替別人打工？」
「好像是自己的。」
「她從哪裡入的貨？」
「應該是批發市場吧。」
「大清早要去入貨，很辛苦。」
「我帶了你舅父上學就去幫手。」
「好玩嗎？」
「街市有什麼好玩！」媽翻翻白眼，說：「不就是賣菜！就由早到晚喊

著過來挑過來揀，叫得聲音也沙啞！」
「街市的人兇不兇？」
「街市？什麼人都有！尤其是爭檔位，常常為這個吵架—你霸佔了我

的位呀，你擺過了界呀……那些潮州佬最兇！你外婆常常和他們吵，我也
和他們吵，他們吵不過我們，幾乎要動手打，其它檔攤的女人加入一起罵，
他們很不服氣，但說幾句髒話也就算了，總不能真的打女人！」

爸插嘴說：「你媽以前是在街市賣菜，所以一定夠兇！」
媽大聲說：「我兇了你嗎？」爸對我做個手勢，意思是「你看到了嗎」。
「那些街市佬很不堪！有時上身不穿底衫，下身還故意將短褲拉低一

些，真是嘔心！」
「或者是熱，街市佬多不修邊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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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不是，是故意的！」
「你的賣菜生涯。」我說，「聽上去也挺有趣呀。」
「有趣？才不有趣！很辛苦的！」媽嘆口氣說：「你的姨舅還小，你外

婆手拖一個，用揹帶揹著一個，我在旁邊幫手用鹹水草捆好賣給人。有一
次，你外婆不知什麼事走開，叫我看著檔口，怎知下起大雨來，我差點給
大水沖了去！我以為我就那樣沖走了！到現在我還很怕水！」說著抱了抱
手臂。

「水，」我說，「五六十年代，香港是有實施制水的。」
「唉，你說這個，」媽搖了搖頭，又嘆了口氣說：「制水的日子可慘了，

煮飯燒水洗衣服全都用水。一旦制水，大廈的人靠街喉供水，於是湧到樓
下盛水，哪像你們這一代幸福，旋開水龍頭就有自來水！」

「誰說的，我們這個屋邨有時也停水，要等水車來！」
「怎能跟以前相比？」媽雙手在空中指劃著說：「石硤尾邨座數多，人

也多，一家大小，有老有嫩，小孩子最多，都拿著瓶瓶罐罐到樓下排隊。
我們也拿著水桶、膠盆、水煲，提著擔挑去盛水。有些小孩推著鐵手推車，
上面擺幾個鐵桶，但小孩力氣不夠，小鐵車歪歪斜斜的，一邊推水一邊濺
出來，到家時不知道還剩下多少。」

「你用擔挑？」
「什麼都用，我用你外婆賣菜的擔挑，左一桶右一桶，比較穩定，也用

漱口杯、水杯、碗盤……你不知道，最難過的日子，四天才供水一次，不
用盡每件盛物件的東西，到時不夠水用，可就慘了！」

我想了想，說：「五六十年代，人口大量增加，用水量自然大，又有
許多工廠都用水，民生也兼顧不了。」

「這個我可不理它，」媽說：「總之，一家七八個人，不能沒有水用！
我們把水桶放在地下單位，樓上單位狹窄，幾兄妹要用就到樓下！」又說：
「你不知道石硤尾邨的人，有些非常霸道的，有個潮州婆開米店的，她盛
了一桶又一桶，又把我們的喉管拔掉！我去跟她理論，她見我和老二年紀
小，以為我們好欺負，說她那邊的街喉輪不到我們用，一邊還要搶著多盛
幾桶。我大聲回罵她，越罵越兇，說街喉是一個屋邨的街坊用的，誰都有
權去用！又罵她怎可那樣自私，說她夠膽就再拔我們的喉！她見我們比她
還兇，以後再也不來惹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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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容易……」
「當然囉！」媽說著仍然憤憤的，「那種地方，人多口雜，流氓爛鬼潑

婦什麼人都有，不夠硬淨就給人欺負！」
「真是……」
「還有呀！」媽又說：「有班混孩老是惡作劇，我一踏出你外婆家門口，

一個水彈擲下來，直接擊中我的頭！我整個人濕透，感到一陣暈眩，站也
站不穩，要人扶著才不至跌倒。你說那是什麼地方？他們不會走遠，一定
是躲著蹲著偷笑！我向著樓上大罵，隔空把他們罵得狗血淋頭！」

「聽到了嗎？」爸嘻嘻直笑說：「你媽就是這樣子的！」
「那種環境！」媽瞪爸一眼，大聲說：「你外母也不是人，要我由朝做

到晚，不讓我休息……鄰居看不過眼，都說我是不是她生的！」
「真的？」我問。
「所有認識我們的人，都見你外婆怎樣對我！」媽說：「你記得玉珍嗎，

搬上白田之後在我們隔鄰。她也住過石硤尾邨，見你外婆對我不像人，也
跟你外婆說，阿芳，你大女操勞得太過，怕她會累壞……你看，人家不是
親人都替我說話！早知做人那麼辛苦，大水沖走一了百了！」

「外婆對我們很好……」
「你知道嗎？我們那時住在石硤尾，窮困人家，有幾個外國人，好像是

教會的，到我們住的屋邨，不是派飯派米的那些，而是揀選孩子到外國學
英文，包吃包住，不知怎的揀中了我。你外婆想你舅父去，你舅父唸書好，
我是個女的，又是長女，應該留在家中操勞！我說我不想去，也就沒去，
但也沒有揀中華仔。」



32 我們都是在香港長大的

（六）

排除萬難，爸媽相戀

爸說：「你外婆人很厲害，而且重男輕女。」
「她說過不要我！」媽說。
「什麼？她想把你遺棄？她當時想墮胎？」
「不，把我生下來之後。」
「怎麼可以？！」
「伯娘說，你外婆不要，她要。」
「伯娘？」
「我和你爸結婚時的證婚人的媽媽。」
「她是誰呢？」
「你外公遠房堂兄弟的老婆。」
「她對你很好？」
「她很和藹，很喜歡我，說早知你外婆對我這麼差，就把我認作女兒。」
「她是你和爸的證婚人？」
「不是，她叫女兒來當證婚人。我們擺喜酒時，她和她女兒也有來，四

叔婆即你阿嬤擺的那場……看這一張，她在場敬酒，笑得不知多開心。」
「她不自己做證婚人？」
「我不知道，我和你爸在屯門婚姻登記處註冊。你伯娘的女兒一個人

來。」
「屯門？跑到那麼遠？」
「你不知道你外婆的厲害，她知道了，一定會反對。我們挑個老遠的地

方註冊，事前沒洩漏半點風聲……唉，說起來好像走難一樣！」
「外婆後來知道了？」
「知道了，也沒辦法，坐下來和四叔婆談擺喜酒的事。」
「為什麼反對你和爸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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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個人替她賺錢嘛！」媽翻了翻白眼，說：「你外婆當女兒都是搖
錢樹，最好不結婚替她掙錢，還替她供兩個兒子唸書！」

「就像粵語長片一樣。」我說。
「看，這是伯娘的女兒。」媽指著幾張照片說。
幾張發黃的照片，相中爸普通襯衫褲子，媽穿及膝深綠色裙子，看上

去有點像旗袍，旁邊有一位穿套裝裙子的女士，自然熨貼的短髮，看上去
性情溫婉，相貌舉止看上去端莊，挽著手袋和媽合照，拖著的兒子頭髮剪
得短短，短小上衣加小小短褲，非常純樸，有些是四人的合照。

我問：「你們相約逛街？」
媽看了看，說：「應該是結婚之後。」
「伯娘女兒當你們證婚人，結了婚，約她出來見面？」
「是呀，她還帶了兒子，我們都不知道。她還有一個女兒，當時還未出

世。」
「你們十分相熟？」
「不是，她聽伯娘的話來當證婚人。大家相約出來見面，之後就沒有

了。」
「伯娘呢？你有探望她嗎？」
「有，她也住在白田邨。我帶你們上去見她，她見了你們不知多開心。」
我實在想不起來，但我記得，媽帶我到舊屋邨探望朋友，單位又小又

黑，擺滿了雜物的。
「你不知道，你外婆的線眼多厲害，每次我偷偷帶你們到伯娘家，她都

會問，你是不是上過那婆娘處。我說沒有，她說，你不用講大話，我知道
有人見到！」

我伸伸舌頭，「多可怕。」又禁不住說：「那有多嚴重呢？只是探望
一下親人。」

「你外婆跟你講道理的嗎？她不喜歡誰，就不准你去誰的地方，你去就
是違逆她的意思！」

「她不喜歡伯娘？」
「她不想我嫁你爸，伯娘卻叫女兒當證婚人，你說她喜歡不喜歡？」
「那倒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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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怪那個二婆和二叔公，一直在你外婆耳邊挑撥是非，說你爸這樣那
樣不好，總之大女出嫁就是不好……兩公婆天生一條毒舌！我到現在還是
非常憎恨他們！」媽說得臉孔漲紅。

我問：「為什麼要那樣坑人？有什麼好處？」
「有種人天生一副壞心腸！」
「還有你外婆，認識的人盡是不三不四。我和你爸上白田探你外婆，有

個街坊是個師爺，聽我們說輪候公屋，就說自己認得房署的人，給他三百
塊就有辦法。你爸想也不想，立刻就要給他。我叫他不要，他倒說我是女人，
懂得什麼！」

「後來呢？」
「當然什麼都沒有！我問你爸，那三百塊怎麼樣？沒有下文了？你爸才

不作聲。我說，你根本不認識他，幹嗎輕易相信他？他認識房署什麼人？
房署職員辦事有規有矩，不是管小販亂來的那個年代！你爸還說，你們女
人懂個什麼？」

「有沒有問問外婆？叫那個人出來還錢！」
「沒有！你爸不問，我也不問！」
「外婆知道嗎？」
「即使知道，她也不會開罪她的好街坊！」
爸緊閉嘴巴。
隔了一會，我問爸：「你說金姑媽介紹媽給你認識？」
「是。」爸呷了口米酒。
「金姑媽認識爸，但你……」
媽插嘴說：「你金姑媽的家開士多，一班女孩子在空地玩，譬如拍公

仔紙，玩完了跑到她的舖子看電視。每次一毫，也會喝支汽水，一毫或二毫，
很便宜的。那時很多家庭沒有能力買一部電視。」

「金姑媽認得你？」
「她誰都認得，」媽說：「她自己家人很多，幾個兄弟姊妹一起住，還

有老公和幾個孩子。她老爺不知多疼她的兒子，常常摟著孫子疼，但那個
胖男孩頑劣死了……樓下士多，樓上住人。有次她叫我去喝茶，原來你爸
也在那裡！不知你金姑媽是不是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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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她作了媒人。」我說。
「要問問你爸。」媽斜視著爸說。
爸沒好氣，說：「你金姑媽說，叫我去喝茶，要介紹女孩子給我認識。

我想想，沒所謂，於是去了。」
「你好像不大著緊似的。」我笑說。
爸呵呵的笑：「我當是認識一個朋友，談不來就作罷，但還是認識了

你媽！」
「然後拍拖了？」我問。
「你金姑媽是個熱心腸的人，一心要撮合我和你媽。她主動聯絡我和你

媽，見面機會也就多了。」爸說。
我翻到爸媽年輕相片的幾頁。
爸和媽的拍拖照……環境看來頗為優美，山上有幢幾十層高的白色樓

宇，公園種滿了樹木……爸穿了棕色西裝，媽穿條紫紅色裙子，胸前 V 領
沿邊一個個白色小圈，看上去像一串珍珠項鍊，有的在樹蔭下拍，有的在
長凳上拍。爸的手搭在媽的肩，媽也輕輕倚在爸的肩……

爸戴著銀框老花鏡，蹺著腿坐在沙發上，攤著報紙在讀副刊，用手托
了托眼鏡，瞇起雙眼說：「是很久以前的事……」

「這個公園是什麼地方？」
「問你媽。」
媽拿過相簿，看了一會說：「兵頭花園。」
「兵頭花園？」我叫了一聲，「小學去旅行的地方！」
「還在不在？」
「有，動植物公園。」
「哦……」
「相識多久結婚呢？」
「好像有一兩年。」媽說。
我好奇問：「你和爸到公園散步拍拖，還有呢？」
「逛街，吃飯，看電影。」
「想不到爸陪你看電影。」
「他後來也到我家吃頓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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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到爸的家吃飯？他下廚嘛。」
「他一個人住寡佬房，不大方便，鄰居會說閒話的。」
爸強調說：「我一直住在那裡！」
「很年輕開始？……」我問。
「起碼住了十年。」
「住在哪裡？」
「不就是青山道。」
我瞪大眼：「我們住的那幢唐樓？」
「就是了！」
「真想不到！」
「我一個人租住，不打算搬，本來沒有打算結婚。」爸說。
「你爸最喜歡約同三五知己，到屯門的海灘曬太陽，游泳。」
「爸的朋友……」
「他九龍巴士公司的同事，」媽說：「有好幾個，都是他的死黨，都喜

歡游泳和吃海鮮。」
「你不怕水？」我問。
「我不游。」
「不是呀，看，這張相……」
媽笑了笑說：「我穿一件頭泳衣，坐在一塊大石上拍，只是拍照，你

不知道我不懂得游泳？」
爸和幾個老友看來十分熟絡，不知是否冬天，一行幾個人穿著大衣，

在海灘搭著肩拍照，一色接近中年的臉孔，一個個笑得非常燦爛。爸看來
比較年輕，身型也比較瘦削，不像其他人看來胖胖的……我很為爸有幾個
知己高興，只是沒有見過任何一個。

媽說：「這幾張婚宴相，你爸的老友結婚時拍的。這個新郎哥，長得
較胖，就是沙灘上靠右邊的那個。有一兩張我也在……」

「你和爸那時結婚了嗎？」
「沒有，你爸比他們遲……你看我的頭髮，熨得高高的像座山，還只是

個少女。」
「看上去十五六歲，」我說：「應該不止吧？」



37（六）排除萬難，爸媽相戀

「十八，二十……」
爸回憶著，咧嘴而笑，說：「我們一班人到海灘游泳，帶你到容龍別

墅附近的檔口吃海鮮，一大條一大條的海魚海蝦，你不知吃得多滋味！」
說著自己舔舔舌頭，一副回味無窮的模樣。

「你們玩得多開心，」我說：「這張相小玲姨也在，她雙手抱著汽球放
在頭上。她才五六歲，天天真真的笑著……爸你很瘦，穿了襯衫，骨架真
像一副竹棚……」

爸沒看照片，只說：「你媽叫我帶阿玲去。」
「其他阿姨呢？」
「她們很少跟著我們玩，自己有朋友。」
真是快樂的時光，我想。
「拍拖之後就結婚了。」我說。
「當然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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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場婚事，兩場囍宴

我捧著相簿，翻到一頁，右下角一小張發黃的啟事—「我倆情投意
合謹訂於一九 XX 年 X 月 X 日旅行結婚謹此敬告各親友。」

我輕輕唸著。
「你外婆不想你媽嫁給我，一開始就反對！」爸說著嘆了口氣，把報紙

往桌上一拍。
「你們旅行結婚？」我問。
「不是，」爸說：「只是啟事這樣登吧了。」
「喜酒是分開擺的，不是說兩家人坐下來談的嗎？」
「別提了。」爸大搖其頭。
「發生什麼事？」
「你外婆……你不知道她是什麼人嗎？」爸稍微瞪我一眼，說：「她……

她可像發了瘋一樣……」
「她做什麼？」
「我沒錢，窮鬼一名，」爸說：「她一直反對，但奈何不了我們……」
媽說：「我和你爸拍拖，瞞著你外婆。我放工他來接我，有時去吃碗麵，

有時去看場電影，但她常監視著我，最終也知道了。」
「她會刻意在同一間廠上班！看看我有沒有加班！」媽臉漲紅說。
「有的話，知道我出的糧多少，又問我為什麼不加班！一不加班，拼命

接剪毛線的粗活回家，要我做到半夜三更才罷休！」
「我一出糧全交給她，然後由她給我零用，有時問她拿幾塊錢，她打破

砂鍋問到底，像施捨給乞丐一樣。真不明白，她為什麼那樣對待我！大家
都是人，你二姨人夠兇，給多少是多少，你外婆從不敢問她多要！」

爸接口說：「四叔婆已經不易相處，聽我說要結婚，難得肯坐下來，
和未來姻親見面，約好了在酒樓見面，談談禮金和過大禮的事。你外婆說
好了卻不來，害我們等了半天！四叔婆當然很不高興，但也只是嘮叨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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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你外婆沒空，好了，再約見面，也在同一間酒樓。你外婆一到，就大
吵大鬧！說什麼我搶了她的女兒，沒有十萬八萬做禮金，不擺三十桌喜酒
絕對不行……」爸說著臉上發紅，又喝了一大口米酒。

「你四叔婆當然明白眼前是個什麼人。她倒算冷靜，沒有和你外婆吵，
只說談不攏就算，但當時也禁不住黑了臉。你想想，當時的情形有多難堪？
你外婆吵了個翻天，什麼都不用談了！」

「那次真多得你四叔婆，她說她會掏錢給我辦婚禮。我吊兒郎當，沒有
多少積蓄，要結婚是不夠的。」

「男家女家，各自辦喜酒了！」爸嘆了口長氣，說。
我再看爸媽的結婚相，不細看真的不會留意到是兩場喜酒，一場相片

較多，也較熱鬧。爸那時身材瘦削，穿著合身西裝，媽穿著中式裙褂，站
在酒樓禮堂「囍」字前面拍照，兩人一起合照，也和親人朋友拍，少不了
金姑媽和一對兒女。一行年輕女子，穿直裙子挽手袋，打扮得花枝招展……
媽說伴郎是外公姪女的男朋友，伴娘就不認得是誰的女兒了。媽的好友阿
娥穿了深色裙子，頭髮燙得微微的鬈，前額剪了短短的碎陰，端莊而得體，
看上去成熟了幾歲……還有一排排的孩子，到囍宴的小朋友都很歡樂，拍
照的時候卻站得畢直，雙手垂直放下，轉過頭去你追我逐玩個不停……爸
一直站著，笑容愉快，媽站著時挽著爸的臂彎，手臂撂著一大簇鮮花，坐
下來時輕輕靠著爸……媽的朋友其實不少，除了親愛的鄰居工友，劉瑞芬
和阿娥也和二姨一起拍照，也有年幼的三四五六姨，約略看得出長大之後
的模樣……爸和媽也有合卺交杯，爸笑得燦爛，露出一排潔白牙齒……不
知誰在酒樓門口也拍了照，一大片橫幅掛得兩層樓高—「囍，伍潘聯
婚」—那酒樓的格局，看上去像九龍城區唐樓下的，但住九龍城的是四
叔婆，是男家還是女家呢？……

幾張黑白大照片，一張直立的，禮堂幾個大字—「敬迓嘉賓，囍，
伍潘聯婚宴客」—爸頭髮梳得晶亮，醒目的眉毛，清秀的臉孔。媽仍是
一套裙褂，頭髮梳得微微隆起，身後禮堂擺放的鮮花伸展開來，好像替媽
的頭髮加長了少許，煞是好看……媽前額的秀髮斜斜梳向耳際，臂彎繞著
一大束鮮花。前面坐著國字口臉的四叔婆，一身唐裝女服，頭髮一貫往腦
後梳，雙手緊緊放在雙腿上，略略有些緊張，國字口面上的笑容也太拘
束……爸胸前的襟花是新郎，媽的那朵是新娘，四叔婆的是主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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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的婚嫁相在西式影樓拍，全是彩色相片，爸穿著啡色西裝，與婚
宴的那套一樣，不過黑白照片看不出來。媽披著一襲白色婚紗，也披著白
色頭紗，西式拱門、挽手、扶臂、大盞水晶燈、油畫蠟燭燈、白色花球佈
景……媽的獨照看上去很有氣質，上了妝的臉粉白，眉毛挑得細長，白色
婚紗下閃出銀亮的鞋子。最後一張爸媽兩手輕握，爸頭髮梳理整齊，臉上
洋溢幸福笑容，媽的笑容也非常柔和……

唯一放大沖曬的，是爸媽坐在西式沙發拍的一張。粉白牆壁，桃紅色
沙發，白色油畫框雪山樹木裝飾畫，金屬蠟燭台黃色蠟燭，藍色橢圓形直
窗三盞下垂的白色圓形吊燈。爸穿啡色西裝，胸前紅色新郎襟花，坐在沙
發邊扶手，媽坐在沙發上，戴白色頭紗，手裡有花球裝飾，只及爸肩膀高，
輕輕的倚著，像是從此交托一生幸福……

另外兩張，一張仍是剛才的禮堂，擺放著的鮮花在囍字前錯落有致的
伸展出來。爸媽身旁的是男女儐相，男的當然是鄺華，女的不認識，還有
男家的一眾親戚，四叔婆、三伯、大伯娘、三伯娘，男的西裝畢挺，女的
端莊秀麗，還有幾個男家親戚。三伯兒子超哥已是少年，站在後排，前面
坐著一排好奇的孩子，我只認得中間的三伯兒子輝哥，大伯的兩個兒子卻
不在……另一張，禮堂的幾個大字是「敬迓嘉賓囍，梁府于歸」—爸仍
是西裝笑得燦爛，媽仍是裙褂臉上笑容溫婉，旁邊兩個年輕男女儐相。梁
姓外公一向沒甚表情，身旁的外婆穿套裝裙，看上去銀光閃閃，兩人的襟
花是主婚人，華舅父像三伯兒子超哥，也已是少年模樣，站在後排一邊，
二姨萍盛裝打扮站在媽旁邊，後排還有日後在華舅父等親戚的婚宴上常見
的成哥，樣子與前排坐著的一個小孩很相像，兩人好像兄弟，凡拍照就會
見到他們的，日後也常上外婆的家……外公旁邊一個與他樣子相近的叔叔，
然後是一對黑衫黑褲的夫婦，雖然笑著，還是一臉刻薄相，那嘴臉真是難
看，是在外婆耳邊說爸媽壞話的二叔公二叔婆……旁邊的七姨玲還小，胖
胖的小圓臉很是可愛，好像有些害羞畏怯，是不是被心腸惡毒的夫婦嚇壞？
三姨貞已是少女，笑著但沒望鏡頭，五姨笑在前排蹲著，仍未成形，略見
長大後的樣子，旁邊是小祥舅父，頭髮像大人般上了蠟，笑起來怪怪的，
露出不整齊的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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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廂也是另一場囍宴，場面較小，看來是和相熟親友吃頓飯謝禮，
四叔婆和爸笑容滿面，向一眾親友祝酒。爸也是穿著西服，伴郎鄺華和伴
娘也在主家席，卻不見媽，也有幾個小朋友……女家的人全部不見，大部
分應該都是四叔婆的親戚和爸的朋友，看那種替新郎擋酒的起哄就知道了。
爸看來非常興奮，非常快樂……

「就是這樣，」爸說，「一場婚宴，你外婆弄了一場大龍鳳出來。」說
著又長長嘆了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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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青山道七層唐樓

青山道，五歲前住的地方。
怎麼說呢？充滿回憶，溫暖、單純、歡樂，非常懷念。
一道狹窄的樓梯，通往所住的七樓。舊式唐樓，連天台共八層，我們

住在七樓，感覺像頂層。爸媽常說，每逢夏天，日頭直曬天台，熱力穿透
天花板，房間就非常悶熱了。

我記得自己常常流汗，還以為是喜歡玩，在小小房間裡跳來跳去。
房間在單位一角，進門直走轉左，靠近廚房洗手間，只有百多來呎大

小，住了一家四口。
我以為爸結婚才找地方住，但原來不是。
爸自己說的，一個人住在小房間多年，可能只和包租婆打招呼。
我問爸住了多少年。
爸說記不得了。五年？十年？廿年？
爸說大約十年。
我說，你和包租婆豈不是相識了很久？爸說是的，但說和她沒兩句話。

他大清早起床駕的士，下午放工後，有時和朋友看場電影，吃飯喝上兩杯
酒，晚上才回到單位，很少見到包租婆。

爸很是興奮，臉色通紅，像多喝了拔蘭地。
爸真的斟了兩杯，拉拉我的衣袖，說：「你有所不知！本來我沒打算

結婚！以為單身寡佬一個人，住在那間梗房算了！哈哈！」
說著笑得嘻開了口。
我看了媽一眼，媽倒沒什麼反應，只說：「你爸很早就來香港了！」
我看看爸。
爸好一會才緩緩的說：「你不會相信，我十三歲來香港謀生了！」說

著嘆息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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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年紀長三歲，你說的。」媽說。
「沒辦法，要找工作。」
「鄉下叔父教他的。」媽說。
「我年紀真還小。」爸搖搖頭說。
「你爸的身分證的姓和你不同的。」媽說。
「什麼？」我倒嚇一跳：「我和爸不同姓？」
「你自己說吧。」媽推了推爸說。
「我的姓英文是 WU，你們的是 NG。」
「為什麼呢？」
「都怪港英政府入境處的人，問我英文名怎麼串法，我怎知道？那時旁

邊有一個人，不知道是不是入境處的，人人都叫他『師爺』。他說我的姓，
國語拼音是 WU，而我來自中國大陸，就用 WU 吧。我什麼都不懂，於是
聽了他。」

「但名字的拼法是粵語。」
「不就是了，」爸一臉無奈說，「他不知怎麼搞的。」
「去民政署宣個誓，改它一改很容易，你偏不聽！」媽埋怨說。
「很麻煩……」爸一臉不願。
「走上斜路巴士站，民政署不就在旁邊？你晨運不也是從巴士站另一邊

小山路走上去？那有多麻煩呢？你真是的，多走一步都不肯！」
「又要約期……」
「進去約期就可以。」
「你那時還是一個少年，」我問爸：「為什麼離開老家前來香港？有人

陪著你嗎？」
「你四叔婆，」爸說：「你祖母吩咐四叔婆照顧我，又把我過繼給她做

乾兒子，有天叫佣人替我收拾行裝，打發我到香港來。」
「祖母……」
「我不知道，我沒有問，」爸搖搖頭，說：「我只知道阿娘……那時我

們稱呼母親『阿娘』，她要我到香港謀生，也許阿娘……阿娘覺得我已經
長大，不再是小少爺了，不能再依賴老家，誰知一住就是幾十年。」說著
乾笑了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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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四叔婆帶你呢？」
「她是我們家族一個叔父的老婆，丈夫過身後，我們家聘了個婢女給

她，她也和你祖母談得來。她無兒無女，也不打算再嫁，你祖母就像托孤
那樣，把我交了給她。」

「所以，」爸伸出膚色黝黑的手，說：「我很早就出來社會打工捱世界
了！」

「你不想捱？你想嘆世界不用做？」媽笑爸。
「我不是捱了幾十年？」爸瞪著雙眼說：「我嘆什麼世界？現在才稍稍

慢下來，不用捱更抵夜那麼辛苦！」
「你爸小時候可是個少爺，」媽笑著對我說：「飯來張口，茶來伸手，

有工人服侍，自己不用動手的。」
「是的，」爸呵呵笑著，說：「放了學，丟下書包跑去和村裡的同伴去

玩，在幾間大屋之間玩捉迷藏，在草叢裡捉蟋蟀蚱蜢昆蟲，有時把衣服脫
掉，一起跳到河裡游泳，游啊，游啊，又捉蝌蚪，捉魚兒，鄉下的河水清
澈得見底……」

「不用做功課？」
「我唸卜卜齋，課堂上做功課。」
「你爸又說，他每天玩完了，一回到家，工人就會奉上點心糕點，又會

泡茶給他喝，衣服鞋襪丟了一地也有人收拾。」媽斜睨爸一眼，問我：「你
說他是不是小小少爺？」

爸的嘴角現出一絲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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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少年爸爸來港謀生

我看著相簿，幾個戴著小帽子的孩童。黑白相片，也看出一身樸拙的
衣服，眼睛定定的望著鏡頭，傻頭傻腦的模樣。

我問爸：「這幾個小孩，哪個是你？」
誰知爸看了一眼，說：「認不出，我不知道誰是誰。」
「你和你的同伴？中間戴頂軟帽的那個有點像你。」
爸搖頭說，「真沒印象。」
「你有一哥一姐？」
「相片中都是男孩子。」
媽說：「大伯是大哥，姑媽是二姐，你爸排行最小。」
我想，爸是幼子，應該是祖母最疼愛的，真難以明白，為何爸還只是

個弱小少年時，竟會忍心把他送走。
我看看爸。爸好像在想什麼。
「你來香港時，打完了仗沒有？」我等了一會問。
「打完了。」
「你說……」
「你不知道嗎？和平之後，不久就是內戰。」爸瞪我一眼。
「啊是。」我拍拍頭、「只是想著二戰……」
「我來香港的那年，沒有大事發生。」
「不用逃難。」
「你們這一代，多幸福，沒有經歷過戰亂！」爸直視著我，說：「你不

知道，日本鬼子殺將到來，鄉下人大大逃難，白麵團也沒有兩個，只有吃
樹皮抵餓！」

「抗日戰爭，死傷無數，太多悲慘的故事。」
「我可是親身經歷，日本軍人非常殘暴，姦淫擄掠，無所不為。我們鄉

下不知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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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捱過了。」
「捱過……」爸嘆一口氣，又望著我，說：「在香港還不是一樣要捱，

一捱就是幾十年！」
「你來香港，年紀這麼小，當時幹哪一行？當學徒？」我問爸。
「我先和四叔婆同住，經介紹到一個遠房親戚開的藥房打工，就如你說

的，當個學徒。藥房前舖後居，我睡一張帆布床，朝笐晚拆。」
「有什麼學？」
「一開始其實是打雜，刷碗、刷鍋、拖地、擦桌子，做了一段時間，才

教你洗藥、分藥、切藥，然後是藥材名稱、斤兩的計算、貨色的上中下等、
價值、藥效……那裡有個中醫，我替他抓藥，向他請教，所以中藥我也略
懂一二！」

「你做了多久？」
「記不起了，好像有那麼幾年。老闆很好，沒有刻薄待我，我賺得幾個

錢維生，算是不錯的了。」
「為什麼不做下去呢？」
「當時年輕……多少想見識這個社會，於是辭了工轉行。」
「你做什麼？」
「很多……」爸數數手指，說：「工廠、五金、賣票、駕車……」
「你爸在九龍巴士賣票。」媽說。
「那時人手售票，」爸伸出手不住比畫，說：「巴士有兩三個售票員，

分別負責上下層，後來減到一個。下層有固定的售票位置，乘客買了票才
能乘車，不像以前，乘客趁售票員兼顧不了，沒有買票乘一兩個站溜下車，
那時一張車票幾毫子，哈哈！以前一輛巴士上有司機，售票員和拉閘員，
幾個人一起當值！」

「你做了很久嗎？」
「長工之中，九龍巴士這份工做了最久，至少八至九年。」
「不做下去？」
「後來……社會不穩定，九巴大量裁員。我也想工作自由些，領了一筆

賠償，考了牌駕的士。」
「我認識你爸的時候。」媽說。



47（九）少年爸爸來港謀生

「然後一直是的士司機了。」我說。
「分別是有時駕早更的士，有時夜更。」爸說。
「拍拖之後呢？」
「早更的話，下午找她看場電影，駕夜更可找她吃宵夜，有時看看午夜

場嘛！」
「是呀！我工廠加班收工，他來找我吃魚蛋粉麵！我問他那輛的士呢？

他說找了個位置停好，吃完了他送我回家。」媽說。
「收了工回青山道。」爸說。
「我偶然也到他家坐坐。我也看見包租婆，但她不常在那邊單位。」
「這才逃過一劫，」爸敲敲大腿，說：「你媽不到兩三天，就會跑上來

大吵大鬧！若是碰上包租婆，她見你媽到她的地頭來生事，你說，還不會
發生大混戰？」

「你不記得了？我們結了婚，沒有告訴她住的地方。她原來偷偷跟蹤
我，也跟蹤我和你外出，她知道我們住在青山道那幢唐樓，但不知道是哪
一層……有天下著大雨，我伸手出窗子外收衣服，她不一會跑上七樓大吵
一頓！鄰居也給她嚇怕，那個姓陳的女人和潮州佬，更因為你外母而看我
們不起！」

「外婆真的那麼瘋？」我駭然。
「問問你媽。」
媽不等我問，說：「你外婆有什麼幹不出來？！」
「她走上來，那是唐樓，走起來比較吃力，上到六樓，我們把她截住。

她大叫著叫我把女兒還給她，她說死也不准女兒跟我拍拖！她還攀上氣窗，
說她不要命了，要從那裡跳下去！我和你媽拼命拉住她，她又掙扎又大叫
的，路過的人還以為我們做了什麼，害得她要生又要死！」

「你第一天認識她嗎？」媽苦笑說。
「我出世之後呢？」我問。
「倒沒有了，」媽說：「她像變了另一個人，又熬粥又熬湯的，又給你

帶嬰兒衣物來。」
我想想，倒覺得很好笑。



我們都是在香港長大的

作者：�� 伍卓文
編輯：�� 青森文化編輯組
設計：�� 4res
內文插圖：� 阿貓
出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 �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 �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2540�7517
� �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 �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 聯合新零售 ( 香港 ) 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3 年 5 月
圖書分類：� 自傳�/�香港專題
ISBN：� 978-988-8822-62-1
定價：�� 港幣 100 元正

LIFE�066






